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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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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漫山遍野的金樱
子花都开好了。

有白蝴蝶闯入洁白花
群，一时间，分不清是扇动
的翅膀还是风动的花瓣。

白色的花儿相比彩色
的花朵，香味要更沁人心
脾。仿佛一个内心笃定、气
场十足的女人，不再需要用
花枝招展的穿着来吸引别
人的眼球，她的气质，她的
魅力会从骨子里透出来，那
种美不张扬，恰如其分，如
金樱子花。

真正开始去了解和喜
欢这花儿，是因为两年前在
好朋友兼知心姐姐大蔚蔚
家吃了她做的金樱子花
饼。花饼绵密软糯，透出与
众不同的馨香，让我一吃难
忘。之后，一心想让大蔚蔚
带着我采花煎饼，却因各有
各的忙碌，很难凑到一起。
上周六回老家，拉着父亲和
发小，拎着小竹篮漫山遍野
地去寻金樱子花。这些白
色的花朵喜欢生长在向阳
的山野、田边，还有溪畔和
灌木丛里，幸而发小穿了长
筒雨靴和迷彩服，即便是藏
在障碍重重的灌木丛里的
金樱子花，也能够被他采
到。

从小与大自然打交道
的父亲，对于植物的秉性和
特点，有着自己的了解。他
告诉我，金樱子全身都是
宝，花朵有降血脂和止咳平
喘的功效，果实可以熬糖或
酿酒，根和叶子均可入药。
对于金樱子，我也有着自己
的童年记忆，果实成熟了呈
紫褐色的梨状，周围被毛刺
保护着。为了甜蜜的果实，
年幼的我们不顾小毛刺的
阻碍，伸出稚嫩的小手去采
摘，再将摘得的果实扔到干
净的大石头上，用小石块磨
蹭，将毛刺去除之后食用。
那小果实里有限的甜蜜却
带给年幼的我们无限的欢
乐。

采花也是有讲究的，只
取白色花瓣，并不伤害花瓣
底下的金樱子（为了拍照更
好看，我们也采了一小部分
带稚嫩小果实的整朵花，罪
过罪过）。花瓣被我们采回
家一瓣一瓣地洗净，再放在
小竹筛上晾干。

虽借三人之力采了许
多花瓣，而我的心是忐忑
的，我只吃过大蔚蔚做的花
饼，却从来也没有做过！还
好，我的朋友当中，有厨神
级别的舒俊峰大哥。舒大
哥是我读书会认识的书友，
他和妻子的生活像极了《浮
生六记》里的沈三白和陈
芸，他们把家里和茶室都装
点得特别古朴。家具物什
多为古物，老物件散发出温
暖敦厚的美感令人安静。
我喜欢亲近他们，老是到他

们的私家厨房兼茶室里蹭
茶喝。

我带着我洗净的金樱
子花去茶室拜访舒大哥，告
诉他我要做金樱子花饼。
他一脸淡定地说，那太简单
了。

刚采摘的金樱子花带
着微微的苦涩，需要煮沸之
后褪水三天。褪水的过程
中，还要时常换水。等待了
三天，金樱子花小历时光之
淬，褪去苦与涩，只留下淡
淡清香。

舒大哥家有石磨，米粉
自然是用石磨来磨。看着
被泡得微微发亮的白色粳
米被磨成米浆，从敦实的石
块与石块间喷涌而出，心底
莫名地涌现出一股对食材、
对食物的敬畏之感。中国
人对于食物的要求很高，不
仅要好吃，要吃出趣味，还
时常吃出了“形而上”的感
觉。虽然有机器可以代劳，
但用传统的石磨来碾磨米
浆，既是对食材的一种珍
视，也让整个准备食材的过
程变得仪式感十足。这种

“形式大于内容”的食材准
备过程，对于饮食文化而言
是浪漫，是趣味，更是一种
艺术。

而其余食材，如椴木香
菇丁，切碎的五花肉，还有
为了让米饼看起来更加鲜
艳美丽的碎洋葱丁（一般人
不会用洋葱，也可以用胡萝
卜等其他食材替代）都是舒
大哥准备的。食材准备就
绪，便可将捣碎的金樱子花
和进米浆里，再加入香菇
丁、洋葱丁、五花肉丁、盐，
最后点缀上细碎的绿色小
葱花，便可下锅煎饼了。

煎饼用的是平底锅。
待油烧热，就可以将调配好
的食材舀进锅里摊平，分面
煎熟，其制作和煎法类似做
社粿。煎饼的那天晚上，我
们几个好朋友都在舒大哥
家喝茶。第一个饼煎出锅，
舒大哥用四周布满青花的
盘子盛装，加一枝小薄荷点
缀，摆在古色古香的四方桌
中间，几秒钟就被我们几个
吃货分食完毕。

几样食材绵密地缠绵
在米饼内，那糯香瞬间让味
蕾一一苏醒。加了些许洋
葱的金樱子花饼让味道变
得矜持而放纵，椴木菇的香
混杂金樱子花香让饼的味
道灵动妥帖。无须赘言，光
盘就是美味最好的佐证。

庆元很多地方，立夏当
天煎金樱子花饼、吃立夏
羹，是流传了很久的习俗。
孤陋寡闻的我则是在吃过
自己参与做的金樱子花饼
之后，才知道这样的习俗。
不过，这个时候知道，并把
它记录下来，也不失为一种
最好的安排。

那天，我从医院出来，
登上了210路公交车。

深蓝色的车厢里很清
冷。我环视四周，快步走到
自己习惯的座位——车后
部一个靠窗的位置。调了
个舒适的姿势，放下背包，
长舒了口气。天色灰暗。
我蜷缩在座椅上，放疗后产
生的困倦一阵阵袭来……

“娟娟，”有人在耳边悄
声叫我的乳名。

“爸—爸！”我惊喜地喊
出来。

“车厢好宽敞啊。”爸爸
前后扭头东瞅西看。

这时，我发现太阳出来
了，刚才铅灰色的乌云好像
镶上了一层金边。爸爸穿
件紫白相间的格子西装，每
个白格子都反射着光，亮得
晃眼。他的面庞也放着光，
看到我，从内心绽放出轻柔
的微笑。

我像被一股外力弹起，
所有的疲倦都跑光，一把抓
住爸爸的手，仰头望天。
啊，上天终于给我机会了。

“来，爸，我带您去看外
面的世界。”

爸 爸 一 辈 子 活 得 讲
究。爱干净，爱花草，爱旅
游。对女儿更是溺爱。我
干什么家务他都不让。总
是说，我来我来。水果削了
皮递到我手里，连吃完的果
核他都等着去扔掉。我妈
说，你就惯着吧，惯得什么
都不会干，以后嫁了人怎么
办？

出国的时候，他要送我
到机场，我没让。他送我下
楼，披着的外衣从一侧的肩
膀垂下来，眼睛躲着我，又
不时地瞄我一眼。我没哭，
反而笑了，轻松地说，爸，等
我安顿好了，有机会就带您
看外面的世界。他的眼睛
一下就亮了，“娟娟，我们不
会给你添麻烦的。我会打
扫卫生，给你做饭——”

“您好好保重身体，”我
打断了他，“等着我来接
您。”

他拍拍胸脯，“我能活
百岁呢。”

车驶过狮门大桥，便是
史丹利公园——加拿大最
大的市内森林公园。我拉
着爸爸的手走进去，迎面就
看到迎春花。金黄色的花
瓣很小，一个个摇头晃脑野
生野长，仿佛向人们展示着
生的自由和快乐。不远处
是繁密的杜鹃，玫瑰色、鲜
红色、暗红色的花冠模样华
贵。再往前，早樱也开了，
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如少
女般娇嫩妩媚。天穹飘着
蓝色的云。爸爸腰板挺直，
漫步在花丛里，眼角透着笑
纹。

沿着树丛的小径我们
向上攀登，爸爸走在前。我

专心致志地观察，他没有气
喘，健步行走。我很欣慰，
想着就这样永远陪着他。

然而，心里一阵抽痛。
有句话，一直像刺扎在心
头。我想说，可喉咙好像被
什么哽住。淡绿色的阴影
里一根长长的柳枝伸出来，
上下摇动。我犹豫了几秒，
父亲已经走远了。我拨开
柳枝跑了几步，追上他，并
排往坡下走去。

钻出森林，辽阔的太平
洋“嚯”地展现开来，宛如老
天抖开了一面蓝色的绸
缎。海鸥在低空画着符
号。海浪被风推着，层层叠
加，一波高过一波，翻滚着
涌向岸边，最后在岩石上

“哗”地一声，撞击出壮烈的
水花。

爸爸好像有些激动，紧
跑几步来到岸边，脚插进浪
里，时而走走，时而停下。
然后抬起头，眯起一只眼，
另一只却闭着，像是在对着
远方的什么目标凝视。

我记起出国前的那个
夏天，父亲带我去北戴河旅
游，我俩背靠背地坐在海
边。浪花溅起来哗哗地响，
打湿了他的裤脚我的裙
子。他一只手放在眉梢，也
是这样凝视，仿佛要一眼看
穿大海的对面。他没有转
头看我，但嘴里却轻轻说，
孩子，国外如果生活不行，
就回来，还有爸爸。

就是这句话一直支撑
着我，无论在国外如何艰
难。

一朵白云飘至，宛如天
使的翅膀掠过大地。天海
连成了蔚蓝，细细的碧浪拧
成了一缕缕的思念。

“爸爸，”我鼓了鼓气，
想说出那句话，但张口吐出
的却是，“我带您去看枫叶
吧。”

剑桥路是世界著名的
枫叶街。这里不是居高临
下层林尽染，而是让你置身
在枫叶满林之中。立于街
道两旁的枫树高大，枝干呈
弓字形，从左右两边向中央
探伸，宛如久别相逢的情侣
迫不及待地扑向对方，茂密
的叶子在树尖处交融，搭成

一座巨型的火红长廊。风
吹来，枫叶就像情侣分离，
缠绵着在空中徐徐旋转，打
着圈，一片落向这边，一片
落向那边。

我捡起一片枫叶，交到
爸爸手上。暗红色的叶根
如血脉，根根呈辐射状向中
心延伸。叶子的五个角微
带枯黄，父亲用手摩挲。叶
子映着爸爸的脸，夕阳照着
枫树。

我留意到父亲隐忍的
忧伤，扬了扬手，“走，爸，还
有雪山呢，您不是喜欢爬山
么？”我指着高斯山，那可是
著名的滑雪胜地。在那儿，
可以看到巍峨的雪峰，镜面
般的雪墙，直插云霄的碧绿
雪松……您不知道，雪山有
多壮观，简直就像身临天
堂。爸爸轻轻摇摇头：“不
了，我要回去了。”

“回去？不！”我紧紧揪
住父亲，“我要带您看遍外
面的世界。”奇怪，他变得很
小，瘦弱如少年，冰凉，僵
硬。“春到了看花，秋来了落
叶。挺好。”他滑出我的手
掌，目光里散溢着彻底的安
宁。

“爸爸，”我眼含泪水，
追在他的背后。我说过带
您看外面的世界，陪您至百
岁，可我……心里的那根刺
在纵深，伤口在胀裂。疫情
这三年，时间和空间变得模
糊，密不透风。似乎什么都
发生了，又什么都没发生。

“爸爸，对不起，”我急
切地喘着气，期待看到他那
温和的眼神。

可身边，再也没有了父
亲。只有路口的风，呜呜地
叫。

“这位乘客，请醒醒，”
巴士司机拍我的肩膀，“你
已经坐到终点站了。”

我猛地抬头。窗外，雪
下大了，漫天飞舞。有个雪
片落在我座位旁的车窗上，
紧贴着我。凛冽的风吹得
浑身战栗，它却抗拒着不舍
离去。

我伸出手指，隔着玻璃
抚摸它。雪花突然抖了抖，
飘向远处那白雪覆盖的山
峰。

金樱子花饼


